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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间瓦房，半亩院子，十七棵树——我家房
少院大树多，而且树木品种繁杂。枣、梨、李、石
榴、桃；槐、樗、楝、香椿、杨。十种树木，一半果
树，所有树中，槐树居多——照壁后面两棵，院
子东北角一棵。不过它们不是苦槐树，而是带
圪针的洋槐树。

这三棵洋槐树都是我爹从城墙壕里挖回来
的“野树苗”。刚栽到院里的时候只有大拇指那
么粗，我家人都叫它们“小槐树”。可是洋槐树
长得快，它是有名的速生树种。1979 年，我去太
原上大学的时候，小槐树已经像我的胳膊一般
粗了。

1983 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山西日报社
当记者。1990 年，我被派遣到山西日报运城记
者站工作。记者站设在地委大院，因暂时没有
空出住房，我只好住在自己家里。好在上班的
地方并不远，步行 15分钟就能到达。

连上学带工作，我在太原生活了 11 年。11
年都只是春节放假才匆匆赶回家过年的，因此，
我误过了 11 个家乡的春夏秋冬。而天地行走，
时光不怠，我家院里那三棵小槐树早在阳光雨
露滋育中拔地而起，长成参天大树了。

春天，它无叶的枝丫让暖阳无障碍穿过，照
耀得满院热气洋溢；夏天，它冠盖如云，像一把
大罗伞遮挡住毒针似的烈日；秋天，它把岁月的
金黄撒落一地，像是迎接冬天的礼花；冬天呢，
它翘枝傲霜，静候来年春日的到来。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爹和娘不知什么时
候就把小槐树叫作大槐树了。它们在故乡成
长，我在他乡发展，我们虽与岁月同行，却是隔
山隔水，彼此似乎已经生疏了。

为何这么说？因为我夤夜闻到了槐花香，
却不知道它就是槐花香。

那是 4 月中旬的一天，家乡的“气候表”此时
已显示的是夏季时间了。入夜，星斗满天，闪眸
眨眼。细雨初晴，清风宜人。忙碌了一天，身困
人倦，我打开窗扇，吐纳着优美的空气进入了梦
乡。我梦见走进了一个文学中描述的皇家御花
园，园中百花争芳，香气熏天，我的整个形骸和
灵魂都沉浸在奇花异卉之中。忽然，这些缭绕
的香雾化成一朵七色彩云，托着我悠然飘向天
空……

我醒了，知道刚才做了一个美妙的梦。而
让我奇怪的是：此时我的屋子里却充满了美妙
的花香！我以为还在梦中，于是就使劲抽了抽
鼻翼——没错，是甜丝丝的花香味儿！我看了
看窗外，花香就是由窗口灌进来的。

天尚早，夜未央，谁家花草弄此香？这花香
味儿美妙绝伦，却似曾相识。我童年的记忆里
就留着它的印痕，它是什么花的香味啊？我一
时想不起来。朦朦胧胧中天渐渐亮了。

当我打开屋门时，一团更加浓烈的甜香味
儿扑面而来，简直让人窒息。呵，满院都是花香
味儿！借着晨曦我抬头一望，笑了。原来，这美
妙的花香是我家的大槐树喷放的呀！

照壁后面的两棵大槐树笔挺向上，一树繁
花一树浓香，它们的身高都在二十米上下，毗邻
的枝丫勾连交错，酷似挽手搭肩的闺蜜，在晨风
中展现芳华。

而院子东北角那棵大槐树则像个强壮的小
伙子。它的树干比水桶还要粗了，我伸开双臂
勉强能够合抱住它！再瞧它巨大的树冠，哎呀，
花枝招展，重重叠叠。曙光映照，给它满树雪白
的 花 团 抹 上 了 一 层 赤 铜 色 ，使 其 更 加 美 艳 夺
目。我站在树下，便能听见蜜蜂们嘤嘤嗡嗡在
花枝间劳作。它们一边歌唱着这美丽的花朵，
一边忙着采花酿蜜。家乡的养蜂人把这个时节
采获的蜂蜜叫作“槐花蜜”，槐花蜜金黄透亮甘
甜清香，最为人们钟爱。

我正看得出神，娘来到我身边说：“咱院里
这三棵槐树，就像兄妹仨。这是哥哥，那两个并
排的是姊妹。你小时候，它也小；你长大啦，它
也长大啦。看它树尖上的槐花，都开到天上去
啦！”我跟娘述说我夜里的梦和屋里闻见槐花香
的事儿，娘笑着说：“这些年它们开花的时候你
都不在家，今年知道你回来了，所以昨夜里它们
一鼓劲儿花全开了！”娘还说：“我也奇怪——昨
天白天槐树枝上的花骨朵都还抿着嘴儿呢！真
是一夜之间，花地花天……”

娘对我说：“群儿，你给咱们钩些槐花吧，我

现在就给你蒸槐花吃！那不是，我把钩槐花的
钩子都给你靠在山墙上了。”

一根长长的竹竿，竿头用细麻绳缠着一个
粗铁丝弯成的钩子，小时候我和二哥就用这样
的 长 钩 钩 樗 头 钩 榆 钱 ，而 钩 得 最 多 的 是 洋 槐
花 。 虽 然 多 年 过 去 了 ，我 对 这 种 长 钩 仍 不 陌
生。我举起它，先把槐花枝套在钩子里，然后两
手一拧，“咯吧”一声轻响，一枝槐花就从树上落
下来了。片刻工夫，我就钩下来一大堆。因为
今年的槐花还没有被钩过，贴近地面的槐花枝
钩下来很容易。

娘把槐花捋在一只笸箩里，淘了、晾了，拌
上白面搭在笼里蒸，上了大气只需蒸十来分钟，
香味四溢的蒸槐花就出笼了。我拿起娘使用了
多半辈子、年龄比我还要大的捣蒜锤，梆梆梆捣
好少半碗蒜泥。娘用铁勺熟了些花椒油“嗤啦”
一声浇在蒜泥碗里，瞬间满屋子油香弥漫，然后
再倒些酱油和小米醋和成蒜泥汁儿。嘿，就用
这蒜汁儿调蒸槐花，吃多少也吃不够啊。

我对娘说：“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美味呢！”娘
说：“好吃明儿还给你蒸。这槐花要开十来天
呢，天天都给你蒸槐花！”

正跟娘说话呢，就听见院子里传来踢踏踢
踏的脚步声。紧跟着就听人喊道：“婶子，我们
来您家钩槐花了！”我和娘急忙出屋，只见来了
六七个人，有男有女，都是附近住的邻居。

娘哈哈笑着说：“昨夜这槐花才悄悄开了，
我家群儿睡在这大树底下都不知道，你们可就
知道了——就跟蜜蜂似的！”

桂枝嫂说：“婶子，我们都长着鼻子呀！今
早上一起来，满院都是槐花香；走到巷里，满巷
也是槐花香。咱近处这几条巷子，除了你家，谁
家还有槐花树？”

娘高兴地对大伙说：“去冬今春雪雨多，槐
花比往年开得旺。来，你们都去钩槐花吧。我
早起就蒸了一锅吃了。群儿夸它是人间美味儿
呢！”娘把我早晨用过的长钩子递给桂枝嫂，而
清顺叔手里就拿着一根他自个绑的长竿镰刀钩
呢。

娘对他们说：“三棵树呢，你们分开钩吧。”
于是，钩子、镰刀都动了起来。槐花一枝一

枝飘落在地。他们来的时候都带着筐子，于是，
钩的钩，捋的捋，很多小蜜蜂也绕着他们手中的
槐花上下翻飞，它们不情愿让人们把它们的蜜
源抢走呢。清顺叔看了看地上，又看了看筐里
说：“够啦够啦，足够咱们每一家都美美吃一顿
啦。”桂枝嫂说：“哦，不要钩啦，咱们给别的邻居
多留些吧，他们很快也要来了！”

她话音刚落，巷里的三三就来了。他对我
娘说：“奶奶，我妈叫我来您家钩点槐花。”娘问
他：“你妈咋不来呀？往年总是她来钩槐花。”三
三说：“我妈在家里和面哩，她叫我捋些槐花回
去，她搋到面里蒸槐花馍哩。”桂枝嫂说：“你妈
还真会吃花样呢。你回去跟她说，让她给你摊
槐花煎饼，比槐花馍好吃多哩！”这本是一句玩
笑话，而三三却认真地点了点头说：“嗯！”于是
大家都被逗笑了。

娘说：“三三，那你就赶快钩吧。别误了你
妈蒸馍。”说着把长钩递给他。三三不要，说：

“我会上树。我上到树顶采那些开得最白的！”
他把三棵槐树都看了看，然后跑到“哥哥”那儿
去了。只见他抱住树干，噌噌噌噌，像猴儿似的
很快爬到了树顶。他左手握住一根枝条，右手
捋了一大把槐花塞到嘴里大吃大嚼着，说：“真
香！”娘在院里喊：“不要上得太高了，站到粗树
枝上站稳当，左手要抓紧，够不着的就不要强
够！”三三一边答应，一边“咯吧咯吧”扳着槐花
枝往下撂。娘正帮他把槐花枝往一块拢呢，他
倒“哧溜”一声从树上下来了。娘说要帮他把槐
花捋下来，三三却抱起一堆槐花枝跑了。

人们说着笑着，各自都很满足。他们提着
端着喷香的槐花走了。都是街坊邻居，没有人
说感谢的话，他们的笑容便是谢意。

第二天，我家院里又陆陆续续来了好几拨
人马，都是来钩槐花的。钩得多了，低枝上的槐
花钩完了，高枝上的槐花却够不着了。娘叫我
到柴火垛后面把梯子搬出来。梯子是两根木椽
钉的，横格也是木椽锯成的，很稳重也很结实。
娘说：“去年这个时节你爹专门去找木匠做的，
好让人们踩着它钩槐花。”

我把梯子搭在树干上，娘对钩槐花的人说：
“来，下面的两人把梯子把稳，谁手脚麻利谁上
去钩。钩下来大伙儿再分。多钩些，把你们的
筐子都捋满。”

一天中午我下班回来，娘叫我再钩一些槐
花，说要给武家三奶送去一篮，她最爱吃蒸槐花
了。我蹬着梯子攀到树顶，小时候爬树的功夫
还没完全荒废呢。娘把我钩下来的槐花一把一
把捋到篮子里说：“这一篮槐花才是今年最好的
槐花哩。群儿，你给你武家三奶送去吧，几步
路，拐个弯就到了。”武家三奶我很熟识，那些
年，她经常来我家叫我娘给她挑针，说她“挨上
李家姐几针，感冒就好了”。我来到她家门口
时，白发苍苍的老人家正坐在石门墩上往这边
张望呢。她见我来了就说：“我就知道你娘这几
天要给我送槐花哩，她每年都要给我送！只是
不知道今年是你来给我送呀……”

我回家后跟娘学说了她的话，娘慢慢说：
“都八十多的老人了，就是她能活到一百岁，还
能吃咱家几篮槐花……”

一连五六天，每天都有几拨人到我家来钩
槐花。有的人钩了一回还意犹未尽，又来钩了
第二回。三棵大槐树上，除了最高一层的树枝
还花朵璀璨，离地面较近的中层和底层的枝条
上，槐花已经稀稀拉拉了。后来的人，只能向树
梢觅槐花了。而来钩槐花的，也必须是会上树
的年轻男人了。因为此时即使站到梯子顶端，
长钩也够不着槐花枝了。

傍晚时分，我回家来，见我爹一脸不高兴。
他对我娘说：“明儿我叫几个人来，把那棵大槐
树锯了！”娘问：“好好的树，都正在上面钩槐花
哩，你锯它干啥？它惹你了吗？”爹说：“它没惹
我，可是槐花惹我了！”娘问：“槐花咋惹你了？”

爹说：“你没看见他们钩槐花吗？把咱的
瓦棚都踩坏了！”原来，距槐树“哥哥”不远
处，爹搭建了一个大瓦棚，瓦棚下面，放置的
都是不能被日晒雨淋的用具和物件，有我娘一
架织布机，还有纺线车、拐线车等。下午来了
两个街坊，他们上到了瓦棚顶上用长钩钩槐
花，不小心把几片青瓦给踩碎了，还踩塌一个
大窟窿。

娘说：“唉，两个年轻人，我一眼没瞅见，他
们 就 上 去 了 。 踩 坏 就 踩 坏 吧 ，修 补 一 下 就 行
啦。这点事儿还值得把槐树锯了吗？”我开玩笑
说：“爹，都是这槐树不好。明儿我多叫些人来，
把它齐根伐了！然后给帮忙的人管一桌饭，吃
好喝好，每人再发一盒烟！”爹一听就说：“花费
这么大，我还不如另盖个新棚子哩！”

大家都笑了。我对爹说：“明天我抽空把瓦
棚修补好，保证它滴雨不漏。”爹说：“这树上还
有槐花哩，有人再上到瓦棚上去，那不是还要踩
坏吗？”

娘说：“群儿呀，给你派个活儿干吧——你
明儿一早给娘装几麻包麦秸草，装得瓤一些，别
装饱，把口子绑住，再铺到瓦棚顶上。万一有人
上去钩槐花，也不操心他把瓦棚踩坏了。”

槐花继续开，人们继续钩。八九天以来，街
坊邻居和亲朋好友从我家的大槐树上钩走了多
少槐花，谁也不知道。只知道槐花一篮篮一筐
筐一兜兜从我家大门提了出去，我想，它们大概
都变成了人们餐桌上的美食并给许多家庭带来
了享乐吧？

又是一个云霞灿烂的早晨，我推门而出，
哦，院子里清凉的风仍然糅合着甜甜的槐花香，
虽然没有前些天那么浓烈了，却似乎更比以前
隽永了。

娘已经用笤帚把土院扫得干干净净了。爹
在柴火垛跟前使斧头剁树枝。这些树枝是钩槐
花的人扳断的粗槐枝，有的比锨把还要粗。爹
把它们剁成截儿码起来，说干了之后烧锅用。
我望了望我家的三棵槐树心疼地对娘说：“前些
天每棵树都是蓬蓬勃勃的，钩了这些天槐花，都
把树钩得不成形啦！”

娘说：“老辈人常说，树大不怕扳枝，越扳越
旺呢。这几年年年钩槐花都把树枝扳下来不
少，可它们反而发得更旺了！”

娘说得没错。没过几天，槐树上的新枝条
就萌发出来了。到了盛夏，它们又是蓊蓊郁郁
的了。第二年初夏，又是满树的繁花、满院的甜
香……

幽 幽 槐 花 香
■管 喻

不来菏泽，我真的不知道，
相隔千里的菏泽和运城的地域
文化居然有着如此多的相似和
关联：两地的“历山”，都传说为
舜耕之地；两地的“雷泽”，都是
传 说 中 的“ 人 祖 ”华 胥 生 活 之
地，2024 年 4 月，陕西蓝田、山
东鄄城、山西永济三地还共同
举办了“恭祭华胥氏大典”；运
城是尧舜禹建都的地方，而菏
泽的历史文化学者认为菏泽是
尧舜禹的出生地；卫国卜子夏
是现在的菏泽卜堌堆人，而他
最终却在西河设教，终老河东
龙门……

而我，作为一个研究万荣
文化的爱好者，在一路惊叹中，
走进菏泽，却有了这一次让人
更加惊喜的邂逅——这就是山
东郓城人侯祁。

他，是曾经的明代荣河（今
属万荣县）知县。

对侯祁的了解，过去其实
也就是一点点的零碎记忆，除
了《荣 河 县 志》上 的 官 样 辑 录
外，就是万荣后土祠献殿上那
一通残碑。一个地方数千年历
史，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雨打
风吹之后，有多少知县能在史
册中留下姓名？而侯祁却成了
万荣县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一
个人物。

这一日，风和日丽，心情极
佳，可能在潜意识中就有人逢
喜事精神爽的预感。果然，迈
进巨野文庙，先我之前进入大
门的《映像》杂志副主编王芳女
士 就 呼 喊 我 ：“ 快 来 看—— 侯
祁！”大门内墙上的一块展板
上，介绍的是郓城历代进士录，
而我曾经的“父母官侯祁”赫然
排在第八位：侯祁，字应文，明嘉靖癸丑科进
士，曾任深泽县知县、荣河县知县、兵部郎中、
岳州知府。顿时，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涌
上心头。我在心里一遍遍默念那一行行不显
眼的文字，陌生又熟悉，平静又感慨：一官在兹
几经春，只要不负苍天，总会激起后来者的浩
浩思绪。

史书中关于侯祁的记载少之又少，但是，
在仅有的蛛丝马迹中，却足以洞见侯祁的能力
和作为。侯祁来荣河，肩负着“救火者”的使
命，是因为那场惊天动地的晋陕大地震（因震
源位于陕西华县，也称“华县大地震”或者“关
中大地震”，但危害最严重地区当以晋南蒲州
为最）。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十二
日，黄河金三角区域的山西、陕西、河南同日地
震，“声如雷，鸡犬鸣吠。陕西渭南、华州、朝邑
等处，山西蒲州等处尤甚”（《明世宗实录》），地
裂泉涌，城陷屋塌，平地突成山阜，黄河变成清
流，地震强度超过 8 级，烈度超过 11 级，死亡人
数超过 83 万人。据明朝人李开先《闲居集》记
述，蒲州、荣河、安邑、临晋四地，“十去八九”，
当时的潼关、蒲州死亡人数占到了全域人口的
十分之七，这场地震成为人类历史上损失最为
惨重的一次地震灾害。

历史是无数个偶然组成的必然，在那些惊
心动魄的瞬间，总有人闪耀在历史的天空里，
侯祁便是如此。地震爆发后，灾区民不聊生，
嘉靖皇帝派户部左侍郎邹守愚代表朝廷深入
灾区进行慰问，主要干的是三件事：一是减免
赋税，发放救济物资，据记载款项实在有限，连
杯水车薪都称不上，根本无济于事；二是皇帝
写罪己诏，祭告山川河洛之神，这都是平民心
塞言路的推责之法；三是抽调一些有能力的官
员到灾区执政，部署和开展灾后重建事宜。在
这样的背景下，远在太行山东麓直隶府深泽县
任职的知县侯祁，被紧急调遣到河汾之地的荣
河，担任知县和救灾总指挥。

此时的荣河，可以说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坏城垣及官民庐舍万余，压死人甚多，地裂泉
涌，平地水深三四尺。绵绵震动不息，至次年
方止”（康熙版《荣河县志》）。城垣、庙宇、官
衙、民庐，倾颓摧圮，十居其半；田园或壅为冈
卓，或陷作沟渠；死伤多半，疫情蔓延，更为恶
劣的是，盗贼趁乱蜂起，社会动荡不安，劫后余
生的百姓毫无安全可言。侯祁调任荣河，自知
困难重重，压力山大，到任后以“经理筹划”为
首要，制定了灾后重建的一应办法，应对时
艰。当其时也，官府赈济灾民，其实是无米下
炊，虽然嘉靖皇帝下诏“以地震免山西蒲、解、
临晋、安邑、夏、芮城、猗氏、平陆、荣河九州县
去年秋粮”，但全山西总量却未能减免，因而必
然导致其他县税负加重，而且在此一年之后，
朝廷就再也没有赈款的记录。《临晋县志》中收
录有当时邑人王光宇所撰的《重修儒学记》一
文，对这场地震略有描述，而对重修庙学的费
用 筹 措 ，却 明 确 为“ 财 出 于 劝 ，不 支 费 于 公
帑”。连官办的学堂重建尚且得不到财政支
持，民宅也自然是靠不上政府了。面对此情此
景，辛苦的侯祁该怎么办？

荣河县位于黄河和汾河的交汇之处，历史
悠久，上古时期就属于纶邑，汉初置汾阴县，唐
玄宗时期在此地发现古鼎，遂改县名为“宝
鼎”，至宋真宗时期，在汾阴祭祀后土，见“荣光
幂河”，又改称“荣河县”。荣河县城自古地处
黄河河漫滩之上，又加之当地的沙性土质，因
此，地震来袭之时，城垣、房舍之倾颓势必就比
别的地方严重许多。侯祁来时，黄河水漫溢，
浸淫荣河县城，不仅漂没了庄稼，而且把城墙、
城楼皆夷为平地，县衙大堂、布政厅、县学等重
要官署学宫，仅留基址，汉唐以来兴建的后土
祠，也严重损毁。衙门连基本的办公条件都已
不具备，租住在民舍中的侯祁即刻重修县府，
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靠两条腿走路：一是根
据荣河县在外经商者众多、富满天下的实际，

发动富户捐款；再是用“以工
代赈”的办法，组织灾民参与
到官方机构的重建工作中来，
以此来让灾民赚取生活所需
及重建家园的费用。随之，他
又 进 一 步 整 军 饬 武 ，除 暴 安
良，通过制定严格规定，对胆
敢发“国难财”的“混子”予以
严厉打击，有效稳定了时局。
一时间，千疮百孔的荣河，“一
切营缮，修复如旧”，回乡赋闲
的明朝首辅张四维欣然为其
撰写了《重修邑城碑记》，对侯
祁极尽嘉勉。作为一个饱学
之士，侯祁对文化教育更是倾
尽全力，他以兴文为己任，重
修县学，新建大宁书院，在财
力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不仅聘
请了大批师儒在此设教，而且
还身体力行，亲自义务到书院
讲学，为荣河的未来奠基。

后 土 祠 献 殿 上 的 那 通 残
碑，是侯祁留给荣河最深的印
记。这块碑现在叫“龙马负图
碑”或者“轩辕扫地碑”，盖因
为 碑 的 正 面 为“ 轩 辕 扫 地 之
坛”六个大字，背面为“龙马负
图之处”六个大字，唯其不同
处，则在上下款上，正面没有
上款，唯有小字为“汾脽之曲，
神龙盘护真形胜地”“惧大河
之 北 ，渐 以 淹 灭 ”，下 款 则 写
道：“嘉靖二十四年岁次乙已
二月。”背面上款“赐进士第文
林郎知荣河县郓城。”下款有

“大明嘉靖三十五年岁次丙辰
冬十月”等字。轩辕扫地说的
是轩辕黄帝打败蚩尤之后，在
汾 阴 脽 上 扫 地 为 坛 祭 祀 后 土
的事情，而龙马负图则说的是
伏羲创立八卦的故事。《荣河
县志》载：“旧传旧城南十里河
岸上有龙马负图处，上设白马
庙，明邑令侯祁题碑。”让人不

解的是，一块石碑的正反面，时间却相差了十
一年。有当地学者认为碑都是知县侯祁立的，
大概是侯祁先知道“轩辕扫地”之事，后知道

“龙马负图”之事，故分先后。
我却不这样认为。侯祁赴任荣河，是嘉靖

三十四年的事，十多年前他还在直隶任上，只
能是前头有人刻了“轩辕扫地”碑，侯祁来后，
觉得“龙马负图”和“轩辕扫地”对荣河而言，都
是非常光荣的历史，完全可以相提并论，此时
又适逢灾年，于是，便求简而用，在旧碑背面勒
石以记。大灾面前，万马齐喑，遍地萎靡，在千
头万绪的救灾大事中，侯祁不忘刻“龙马负图”
碑以志，当是以此来振作荣河民众之精神，感
召灾后重建之斗志。在侯祁的心里，这或许仅
仅是废墟上的一朵小花，但今天看来，又未尝
不是荣河民众面对灾难时的生命力量。

不是吗？从这块碑的辗转变迁就能看出
端倪来。根据《荣河县志》的记载，这块碑原本
应该在“旧城南十里河岸上”（今属临猗县北赵
村）白马庙内，顺治年间，黄河泛滥，大抵是白
马庙也经历了水毁，此碑被有心人移到荣河县
城，康熙年间又被回移至重修后的白马庙内，
同治年间又逢水患移至县衙，后再重归庙内。
可以说，来来回回，反反复复，荣河人一直都没
有忘记这镌刻着时代印记的历史记忆。新中
国成立后，碑被移到荣河县文化馆内收藏，到
1954 年万泉、荣河两县合并后，不知道什么缘
故，碑却让人丢弃在大街，被一个叫樊顺合的
先生收藏至家，后来才捐赠给后土祠。一块碑
的过往，透露的是一种情怀。后来者可能早已
不知道侯祁是谁，但这块碑上镌刻的历史，却
总能让人在不经意间激荡起一股浩然之气，因
此，纵然灾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但保护此
碑的使命，在荣河民众心里，却不因时代变迁
而有些许改变。

侯祁的救灾，事前实际调研，考虑周密，事
中事必躬亲，讲求实效，事后妥善安抚，全面着
眼，应该说这样的“救火队队长”是称职的、合
格的。元朝大诗人曾有诗云：“唐尧天子居上
头，贤相柱天如不周。保国如瓯，驭民如舟，吁
嗟赤子汝何忧。”意思是说国家有像唐尧一样
的明君，还有如擎天不周山一样的贤官，这样
的政府可以使国家被保护，使人民团结一心，
老百姓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这不正是荣河
儿女对知县侯祁的评价嘛！

在万荣县秋风楼的基座上，有两处门额，
朝西的写作“望秦”，朝东的写作“瞻鲁”，似乎
是冥冥中的天意。“瞻鲁”的意思当然是寓意登
斯楼可以远眺齐鲁，但我更愿意相信它背后有
更深层的意味——那就是对齐鲁的仰望。齐
鲁不仅有孔孟，而且还有多年来在万荣大地上
俯身为官的齐鲁仕子。据不完全统计，仅有明
一朝，由万泉、荣河两县合并的万荣，担任知县
的 144 人中，来自山东的就达到 30 人之多，而
且还涌现出了被毛泽东誉为“古代劳模”的莱
芜籍荣河知县吴来朝、体恤民情不畏权势有

“强项令”之称的新泰籍荣河知县张相汉以及
侯祁等多位闻名遐迩的名宦。这是山东之荣，
更是万荣之幸，不“瞻鲁”我辈岂不有愧于心
哉？！

侯祁对家乡也有着深厚的感情，据一些资
料显示，他在郓城古城内曾经捐资修建了科甲
济美坊、金榜题名坊两座牌坊，致仕后还主持
编修了《郓城县志》。作为从事方志工作十余
年的方志人，我又一次感觉这次邂逅侯祁于齐
鲁之不同凡响——无意间，我就切切实实地完
成了一次朝圣之旅、“瞻鲁”之行。

从菏泽回来，我又专程来到后土祠的那块
石碑面前，碑已是残破不堪、字迹不全，一如侯
祁当年面对的荣河。但是，时至今日，碑虽残
破，然侯祁的背影犹在；往事已远，但荣河的变
迁可见。我想，一个时代总会有一个强者以勇
武的面孔出现，而在其身后，也会有一个又一
个英贤者接力而出。兴亡谁人定，英雄古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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